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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汪军

　　眼前这位苗族汉子皮肤黝黑，身体健硕，一
身运动装扮，走起路来脚步轻快。只是当他与人
交谈时，嘶哑的声音才让人感觉到他的疲惫。
　　从凌晨五点半到晚上九十点，从训练场、队
员宿舍到他家，记者几乎一整天跟着他的脚步。
不能分心，否则嘶哑的声音和飞快的语速，会让
人错过他精彩的“训词”。
　　他训练的女子篮球队，培养了 40 多名国
家一级篮球运动员和 100 多名二级运动员，

“每个队员好比一棵小树苗，是家的希望”。
　　他是“篮球疯子”，从 1982 年至 2022 年，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返聘，40 年坚守一支女子篮
球队，在贵州雄踞冠军宝座多年，在全国最好成
绩走到第四。
　　他教体育课，当班主任，培养的球员打篮球
拿冠军，顺利考上大学，让少数民族山区女孩

“篮球梦”“大学梦”双圆。
　　他就是贵州省铜仁民族中学退休教师、铜
仁民族中学女子篮球队教练张进华。

提升女队

　　 1982 年，从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大学
前身）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张进华，进入铜仁第
三中学（现为铜仁民族中学初中部）当老师，他
是学校里唯一体育专业本科毕业的体育老师。
　　工作第一年，因为“天之骄子”的缘故，张进
华被推选为体育教研组组长。不过，他和篮球是
陌生的。
　　学校有一支男子篮球队，教练由体校毕业
的一位体育老师担任。“他们男篮打球打得好
看，所以就由体校毕业的老师当教练，我不是专
业学篮球的，所以只能带女篮。”张进华回忆说。
　　女子篮球队创立之初，几乎是一盘散沙。如
果有时间，七八个队员就凑在一起打打球。
　　张进华是靠田径“发家”的。他初中时在铜
仁地区拿过 400 米、800 米冠军，在同学间有
个绰号叫“跑不死”。田径冠军的那股韧劲儿伴
随他一生。教学之余，他一门心思钻进篮球这片
新天地。
　　“没有男篮好看”，对张进华来说，这种声音
是刺耳的。既然是“跑不死”，他就有足够的精
力。时间在跑，张进华和球队也在跑。在曾担任

过女队队长的龙胜珍等老队员看来，“那些微不
足道的变化，成为球队走向辉煌的基础”。
　　张进华自身的成长也是有力见证，1992
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由于球队训练
有方、成绩出色，1993 年组织上安排他到铜仁
师专体育系任党总支书记。那时，他带领的女队
已经拿下铜仁地区中学生“三好杯”冠军、贵州
省中学生“三好杯”冠军的骄人战绩。
　　从 1994 年开始，张进华因为出色的工作
业绩辗转多地，不过，他与篮球的缘分一直没
断，离开学校的几年里，他始终没有停止对球队
的训练。1999 年，他回到起点，到铜仁三中任
副校长。
　　本世纪初，张进华的女队从七八名队员扩
充到将近 20 名队员，教练和队员争气，老师学
生都说“女队打球比原来好看了”。
　　当时有一种风尚，学生篮球打得好，体校、
卫校、农校、财校抢着招。毕业之后分配工作，单
位更是当宝一样。考学校、进单位，张进华教出
来的学生可谓“一溜水的顺”。就这样，大家都知
道了铜仁三中那支女子篮球队。

破茧成蝶

　　随着战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很多学生慕
名而来。张进华想让这支队伍更好更强，于是下
决心从建制、训练、梯队、赛制、规划等各个方面
加以完善。
　　大约从 2010 年起，张进华开始对女队管
理进行规范。无论初中还是高中，住宿、吃饭、进
出学校等实行集中管理。所有队员按照入学班
级正常开展教学，训练时间主要安排在早上、晚
上以及周末。
　　“既要把学习搞好，又要把篮球打好，脱一
层皮哪里够啊！”这是张进华反复强调的，作为
球员，不能松松垮垮，打就要打出名堂；作为学
生，不能不务正业，学必须学到东西。
　　每天早上五点半，女队几间宿舍的门会被
准时敲响。洗漱完毕，集队出发，直奔训练场。大
约六点，准备活动开始，接着是持球、运球、传
球、防守、跑位等基本功训练。一个半小时后早
餐，之后各自回到原班教室上课。
　　这是一群年轻姑娘，年纪最小的才 13 岁。
但别小看这群姑娘，她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国家
二级篮球运动员及以上。为了激励自己变得更

好，球队还有一个血性十足的名字：铜仁女篮
狼队。
　　“凭什么打赢别人，要像狼一样，要不然
做梦都别想。”这是张进华对队员讲得最多的
一句话。
　　队员们只有周日下午可以休息。为了挤
出早上的训练时间，她们比其他同学起得早；
晚上除了训练，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写作业。
姑娘们日常最渴望的事就是“睡个大觉”。
　　张进华心疼，但他不能手软。这些年来，不
少学生都实现了“篮球梦”“大学梦”，成为国家
一级运动员，找到理想工作。“只有吃尽苦中
苦，才能破茧成蝶啊！”张进华说着，眼圈红了。
　　除了担任体育老师，张进华还当过高中
班主任。根据平时观察，他发现篮球打得好的
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双差生”——— 学习
差、表现差。从球队吸纳的学生来看，基本也
合这个理。
　　他下决心从做人开始，慢慢调教这些“调
皮匠”。球队训练室隔壁是女队食堂，一日三
餐自己做，锅碗瓢盆自己洗，伙食费也由学生
自己管理。

　　在铜仁三中做安保工作 10 多年的陈铁
汉，对女队很了解。“15 号胆子大，6 号野得
很”，“张老师又是教练又是爹妈，要不然这帮

‘妹崽’篮球打不好，大学也上不了”。

“两梦双圆”

　　在铜仁三中篮球场，成年男子和未成年
女子之间的篮球赛，是一道“回头率很高”的
风景线。组织进攻镇定自若，交叉跑位配合默
契，三分投篮应声落网，记分牌两旁的队员加
油呐喊。
　　每个礼拜，都有两三支男队和张进华的
女队打比赛，有中学的男教师联队，也有政府
部门的男职工联队。原来，这是张进华为了提
升女队比赛强度，专门邀请热爱篮球的男队
陪她们练球。时间一长，大家都把陪练的男队
喊作“陪狼队”。
　　记者观看了一场比赛，对方是政府部门
男职工组成的队伍。入场开球的时候，从身高
体型差距看，会以为女队是以卵击石。但进入
比赛，女队打得更有体系、更有组织。

　　结果，女队输了几分。原来，这只是张进
华的替补阵容，并且因为加练，要求她们“不
能放开打”。如果首发阵容出场，在这片球场
上，“她们想输都难”。现场一些热爱篮球运动
的成年男子，经常来和女队切磋。他们很服

“狼队”，“都是正儿八经和她们打，但很难打
得赢”。
　　一个搞田径起家的体育老师，凭什么把
女子篮球队培养得如此出色？张进华的答案
是，热爱+刻苦+学习。为了解决“专业”的问
题，张进华五湖四海到处跑，他深知“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这个道理。
　　 2011 年，张进华带队在浙江海宁参加
比赛，小组赛遭遇四川宜宾第三中学，输了
30 多分。这让他明白，在“冲出贵州、走向全
国”的征程上，女队要走的路还有很远。赛事
结束，他带着杨玲华、余迪、唐婷 3 名主力队
员，去宜宾第三中学向篮球运动员出身的教
练唐思碧“求取真经”。
　　 2013 年，当他们在一次邀请赛上再次
相遇的时候，张进华球队的整体排名竟然超
过了教练唐思碧的女队。对方开玩笑说，“现
在不敢再教你们了”。
　　重庆南开中学、上海向明中学等学校，女
子篮球队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张进华每次带
上三五队员，“去接受全国重点女篮的暴揍，然
后带着失落回到贵州，流完泪水再流汗水”。
　　从 1982 年到 2021 年，球队赢得冠军过
百、奖牌上千，培养出 40 多名国家一级篮球
运动员和 100 多名国家二级篮球运动员。这
些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姑娘，遇上“嘴上凶心头
软”的教练张进华，篮球和大学“两梦双圆”。
　　张进华不求报酬。退休后学校返聘他，每
个月工资 7000 元，希望他继续培养女队。张
进华一分没要，继续率领“狼队”出发。
　　 10 多年前，张进华的嗓子就犯了病，嘶
哑、干咳，他说这是老师的职业病。“张老师声
音越来越嘶哑，他一天太累了。”在一旁协助
训练的高三队员陈思源，很心疼他。
　　张进华爱每一个队员，他想用体育精神
改变她们的人生。
　　他有两个忧心的地方，一个在当前，学生
住宿训练条件局促；另一个在未来，他的接力
棒交给谁。他希望有人接棒并且能够跑好，但
现在，那个人还没出现。

40 年忠一事，“篮球疯子”让山区女孩“篮球”“大学”梦双圆

▲张进华在学生篮球比赛中任裁判（5 月 18 日摄）。  本报记者杨文斌摄

本报记者谭元斌、乐文婉

　　 7 月的武陵山区，入夜，月光如水，万籁俱
寂，吱吱虫鸣透窗而来。
　　这里是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高坪镇。一天
的辛勤工作后，支教志愿者袁辉晚上十点仍独
自待在高坪镇望坪初中的办公室，翻阅考卷、查
阅书籍、准备课件。早上 6 点起床、晚上 12 点
后休息，已成他“雷打不动”的生物钟。
　　 2012 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阳光
帅气的袁辉坐上开往武陵山区的列车。让他自
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曾是深度贫困地区的深
山里，他一待就是十年。
　　十年来，袁辉辗转于恩施多所学校，教授语
文、历史、地理、心理健康、美术、音乐等科目。最
忙碌时，一周要上 30 多节课。而志愿者的身
份，意味着他并不能像普通教师一样每月领到
工资，只是偶尔能收到些补助。
　　尽管如此，回望这段经历，袁辉说：“能够实
现自己少年时代的梦想，能够通过自律地劳作
获取精神自由，能够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
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从中感受到存在的价
值和生命的乐趣，我心满意足。”

  西行寻梦，做“拐杖教师”的另一

副“拐杖”

　　时针拨回 2012 年，24 岁的袁辉站上了人
生的岔路口。毕业前夕，他的导师写了封亲笔
信，推荐他到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面试后，总
编辑对他很满意。但回去的路上，袁辉犹豫了。

“当支教老师，是我从高中开始的梦想。”
　　高中时，“感动中国”人物徐本禹的故事在
袁辉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为改变山区孩子的
命运，高分考取硕士研究生的徐本禹放弃在武
汉升学的机会，到贵州山村支教。“而且，我也一
直想有机会施展我的教育理念与理想。”他说。
　　一番考量后，袁辉决定听从内心的声音。他
首先联系了几所四川的学校，但出于各种原因
吃了闭门羹。“在火车上，我想到了恩施‘拐杖老
师’谭定才的感人事迹，心想他那儿可能会要
人，就想去碰碰运气。”
　　谭定才是巴东县清太坪镇姜家湾教学点的
代课老师，坚守偏远山村 20 余年，为孩子们传
授知识。2005 年，谭定才不慎从屋顶摔落，导
致下肢瘫痪。出院后，他选择拄着拐杖、回到教
学点继续代课。
　　 2012 年 9 月 8 日，谭定才跟往常一样上
课时，换乘了几趟车的袁辉，终于坐着三轮车找
到了距离家乡徐州 1000 多公里的鄂西大山深
处。推开教室门，面庞清瘦、拖着两个登山包的

袁辉简要介绍自己后，表达了想留下来做支教
志愿者的想法。
　　一个名牌大学生来山里教书？谭定才将信
将疑。“我们这里条件艰苦，待遇不高。”他对袁
辉说。
　　“我有工作，已经放弃。我不是为了钱，我更
愿意做一份自己喜欢、体现自我价值的工作。”
袁辉说。
　　谭定才给袁辉收拾出一间房，支起床铺，让
他安下了“家”。就这样，带着一个睡袋、20 多本
书、几套衣服的袁辉开始了自己的支教生活，成
了“拐杖教师”谭定才的另一副“拐杖”。
　　从 24 岁到 34 岁，袁辉把人生中的“黄金
十年”献给了山区教育，献给了祖国的花朵。

立足泥土和草木的教育

　　彼时，巴东县是国家深度贫困县。巴野公路
通车前，姜家湾教学点离巴东县城有 3 个多小
时的车程。教学点没有自来水，袁辉就用盆收集
屋顶上流下的雨水，后来他买了一个塑料水壶，
去当地农户家提水，但一壶水只够一天饮用。山
里湿度大，袁辉住的宿舍异常潮湿，身上长满了
疹子……
　　但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动摇他支教的决心。
姜家湾教学点共有两个班、27 个孩子。袁辉上
午给一二年级学生教语文，下午给学前班孩子

教数学。
　　了解到孩子们大多为留守儿童，还有不
少来自单亲家庭，袁辉便利用周末时间跋山
涉水、逐一到每个孩子家中走访，详细了解他
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再根据孩子们的情况因
材施教。
　　“乡村教育应该有自己的倔强与特质，应
立足于泥土和草木。”秉持这样的理念，袁辉
始终把帮助山里孩子们活得自信、学得快乐、
健康成长作为努力的方向。
　　在他的课堂上，别致的设计、幽默的语
言、活跃的气氛贯穿始终，孩子们学在其中、
乐在其中。比如，讲贾岛的《剑客》，他会找来
墨镜与玩具剑当道具，和学生们一起表演，看
谁更有剑客风范，合乎诗中情境；他还会带着
大家写打油诗、写镜像字、在石头上画画，并
由孩子们投票选择优秀作品，在教室里陈列。
　　为了鼓励学生，袁辉还设计了不同比赛，
评选出“歌神”“舞神”“爬树之王”“故事大王”。
　　“小棉花”学习成绩一般，但很会爬树。袁
辉特意组织一场爬树比赛，“小棉花”不出所
料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树梢，摘得桂冠，收获了
袁辉定制的“爬树之王”小金人奖杯。从没得
过奖的“小棉花”大受鼓舞，学习也变得更加
积极了。
　　这样轻松活泼、不拘泥于形式的教学方
式也曾遭受质疑，但十年来，袁辉的学生们从

中受益匪浅，不少孩子走出大山、进入一流大
学求学。
　　学生卢玉娇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她
发起“千笔书信、冬日温情”活动，组织 61 位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与袁辉目前所在的望坪
中学的学生互通书信，交流心得。“感受到袁
老师的爱，我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她说。

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包括袁辉的大学同
学在内，很多人都想不到，这场逐梦的支教会
成为十年“长跑”，并且至今望不到终点，极有
可能跑成人生的“马拉松”。
　　“是因为跟大山有了感情，也是因为一位
特殊的学生。”袁辉这样说。
　　这位“特殊的学生”名叫青青，在姜家湾
教学点，袁辉陪她走过了整个小学阶段。
　　一年级时，青青上学仅几天便因骨折请
假，而后查出患有成骨不全症，俗称“瓷娃
娃”。学校离家十几公里山路，青青又只能坐
在轮椅上，不能下地行走，上学对她来说变成
一件奢侈的事情。
　　得知此事，袁辉开始了对青青一个人的

“义务家教”。袁辉每周上门两三次，不收分
文，还经常给青青带小礼物。为节省时间，他
每次都抄小道走，即便这样，来回一趟也需要

1 个小时。小道坡陡路滑，袁辉每走一次，满
脚都是泥。
　　 2014 年，袁辉到同一个镇的白沙坪小
学支教后，距离青青家更远了。一位学生家长
知道他为青青送教的事情后，把自己家的摩
托车送给了袁辉。摩托车骑坏之后，袁辉去修
理店买折旧车，店主被他感动，半价卖给他一
辆旧摩托车。
　　“走教”持续 6 年，青青小学毕业了。尽
管支教地点从巴东县换到了建始县，袁辉与
青青的联系从未中断。成绩一直在学校名列
前茅的她今年中考考了 790 分，有望考上当
地知名的高中。
　　她在给袁辉的信中写道：“您没来之前，
我的世界是灰暗的；您来后，仿佛有一缕温暖
的光照进我的世界。”
　　“对我来说，青青也是我的老师。她在逆
境中，不断克服困难、战胜自卑情绪，我能感
受到她的内心力量，她的乐观、平静，也值得
我学习。”袁辉说。
　　不只是青青，在袁辉看来，孩子们面对的
困境各不相同，却能坚韧地取得各种成绩。他
与孩子们的相处更像是一束光簇拥另一束
光，互相汲取着力量。

真正成为我自己

　　“每一刻我都很快乐。”袁辉在朋友圈里
写道。
　　独处时，他喜欢随手捡块木头或石头，静
静地雕出刻章或动物形状。十几平方米的宿
舍里，他放满了哲学、历史、文学等各类书籍，
光是哲学家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
有十余种不同语言、不同译文的版本。这些都
是他的精神食粮。
　　不知不觉中，皱纹爬上了袁辉的眼角，他
的皮肤也因山里的风吹日晒变得粗糙。“好像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旺盛了，但精神上我很快
乐。我感觉自己回归到了生命的本质：有东西
吃、有地方住、有事情做、内心很满意，我感觉
真正地成了我自己。”
　　他也有不少机会离开大山，或者成为一
名有正式编制的老师，但他都拒绝了。“我觉
得我不需要任何身份，大部分时间，我就是陪
伴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玩、一起进步，我觉
得就已经足够了。”
　　“还打算坚持支教多久呢？”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问。
　　“支教对我而言，不是‘坚持’。支教就像
呼吸一样，是我们需要呼吸，我们不能说自己
坚持呼吸。”袁辉说。

10 年深山支教，这位南大毕业生“无编”“有梦”很快乐

　　 2022 年 4 月 8 日，袁辉在课后时间，在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高坪镇望
坪希望小学陪学生玩耍。（受访者提供）

　　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放

弃工作，找到曾是深度贫困地区的深

山里支教。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是，这一待就是十年

　　他说：“乡村教育应该有自己的

倔强与特质，应立足于泥土和草木。

能够实现自己少年时代的梦想，能够

通过自律地劳作获取精神自由，能够

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并从中

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乐趣，我

心满意足。”


